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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诞生以来，人

工智能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再次

引发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广泛热议。公众对人

工智能的态度具有复杂性，既有期待和认可，

又有担忧和不安 [1]，但大多数公众对人工智能

持理性态度，人民智库的调查显示，大多数

受访者认可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同

时加强对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 [2]。我们将视

野放大，把人工智能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发

展史中，会发现人工智能与数万年前的石器、

数千年前的铁器和数百年前的机器一样，是

人类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用于改变与

自然关系的典型劳动工具，当下我们正经历

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革命 [3]。

科普服务作为一种“传播知识的行为”，

其形态始终因技术工具的变化而变化。以科

普图书为例，由于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往

仅能提供单向视觉摄入的纸质科普图书，转

变成了如今由文字、图像、动画、音视频等

共同构成的可多感官接触的科普阅读文本体

系 [4]。进入新时代，科普服务作为实现创新发

展的基础性工作，被赋予“服务人的全面发

展、服务创新发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使命 [5]，成为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学根基的重要方式 [6]，亟须全面提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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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人工智能正引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革命，推动科普服务全流程创新。作为灵感激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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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评价模式，大幅提升了科普服务的效率、质量、广度、精度和科学性。但基于技术工具的局限，其无

中生有的“幻觉”等风险也随之而至，可能冲击科普人员的权威性和主体性，反噬科普服务的根基，不利于

加强科普服务价值引领。为此，在科普服务过程中，应增强科普人员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使用能力，规范人

工智能应用边界，在技术理性之上赋予其价值理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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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新技术工具革命，

为推动科普服务全面革新提供了巨大机遇。

当前，对于人工智能和科普之间关系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科普在消除公众对智能技

术恐慌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7]，以及向公众

开展智能技术科普的模式、维度、问题及对

策等 [8]，较少从人工智能作用于科普服务本身

的角度，探讨其对科普服务的影响。本文将

从技术工具的视角，详细阐释人工智能工具

推动科普服务全流程创新的方式和优势，并

梳理相关风险，探讨相关对策建议，为推动

科普服务全面革新提供新思路。

1 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

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新兴技术

科学，目的是促使机器拥有像人一样的学习

能力和行为表现，如类人思考、类人行为、

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 [9]。自其于 1956 年首次

被提出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以及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

拟越来越逼真，俨然具备挑战人类主体性的

可能，但其本质上仍是技术工具。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认

为，技术工具具备“人的控制”和“价值中

性”两方面特征 [10]。“人的控制”反映的是

技术与人的关系，表明人具有技术的控制权。

“价值中性”反映的是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其

内涵包括：第一，仅就技术自身而言，技术

无价值属性、无好坏之分；第二，就可能体

现价值的技术使用后果而言，技术是被动的，

它对使用后果没有倾向，它与任何使用后果

产生的价值关联都是偶然的；第三，作为上

一点的特例，技术不偏向任何体现对立价值

的不同后果 [11]。

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和 大 卫·J. 查 尔 默 斯（David·J. 

Chalmers）都认为人工智能有技术奇点，并由此

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伦理的广泛讨论 [12-13]。

技术奇点理论预测，当达到某一临界点时，人

工智能将会具备自主意识，从而可能不受人

的控制。但实际上，尽管由于预训练大模型技

术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表现出了一定的逻辑

证明能力、理解能力等 [14]，但这并不意味人

工智能已经具备思维和意识，达到了人工智

能技术奇点，从而超越技术工具的范畴 [12]。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人工

智能产生自主意识只是时间问题，人工智能具

备成为技术主体的潜力。例如，有法律专家认

为，强人工智能在自主意识支配下，可能实施

不在人类设计和制定的程序范围内的“犯罪

行为”，这与一般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

施犯罪行为的情形相似，因此应考虑赋予强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 [15]。

以上关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的讨论

广泛适用于各个领域。同样，在科普服务领

域，人工智能在带来技术革新的同时，也促

使人们认真思考其带来的伦理问题。但总体

来说，鉴于人工智能在科普领域尚属于较新

的应用，目前为科普服务带来的更多是革新。

2 人工智能工具推动科普服务的革新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工具已推动与

科普紧密相关的教育、传播领域发生重大变

革。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帮助搭建教育资

源汇聚平台，推动教育资源的传播和共享，助

力教学模式、学习方式、评价模式等升级 [16]。

比如，人工智能作为考题制定和作业批改工

具 [17]，可以节省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

低教师的压力和负担，但考题生成、答案判

别标准等仍由教师制定，教师掌握这一过程

的主动权。研究表明，在教师实际教学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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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竞赛中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批改测试题，

按批改 40 人的数量计算，可将原本 3~4 小时

的用时压缩至 30~40 分钟 [18]。在传播领域，

人工智能作为信息采集、生产、整合和分发

工具 [19]，在信息检索与分类、个性化推荐等

过程中发挥作用，帮助人们精准、高效获取

所需信息。比如，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

推出的“智能创作机器人”可帮助记者独立

完成采访、拍摄、新闻素材分析和内容创作

等工作 [20]。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做出的

动作仍是基于人的指令。

在科普领域，部分科技馆已开发智能语

音导览系统，参观者仅需佩戴耳机，无须操

作，走进感应讲解区域，就能即刻享受由相

关人员提前设置好的真人解说，人工智能作

为科普讲解工具已在科普领域展露了极大的

应用潜力。鉴于人工智能目前展现出的强大

功能，其在科普服务创作、审核、传播、评

价等环节，也具备发挥不同功能工具属性的

潜力，将助力科普服务全流程创新，显现前

所未有的技术优势。

2.1 人工智能工具赋能科普服务全流程创新

2.1.1 创作：灵感激发和内容生成工具

实践经验表明，人工智能在科普创作方

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创作前的准

备和创作过程中，分别作为灵感激发工具和

内容生成工具发挥作用。

在科普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可利用人工

智能分析海量科普作品的历史数据，包括主

题、类型、创作机构、销量、受众满意度等，

总结受欢迎的科普题材、形式等，帮助创作

者确定创作方向，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灵感。

科普创作者可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头脑风暴、

文本提纲拟定等工作。在创作过程中，创作

者还可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科普内容生成，包

括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科普内容。随

着类 ChatGPT、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

的不断提升，其作为科普内容生成的工具，也

更易于为人们所使用。2024 年 6 月，杨文志等

出版了《大模型：我的科普创作助理》一书，

详细阐释了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科普文章、讲

稿、讲解词等创作的基本遵循和实用方法 [21]。

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科普创作的过程

中，创作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高

质量的“提示词”向人工智能发出指令，人

工智能依据指令给出创作者想要的结果，创

作者依旧是科普创作的主体。创作者如何设

计高质量的“提示词”，与人工智能互动推进

创作，将成为科普创作的新挑战。高质量的

“提示词”需要具备明确性、针对性和创造

性，以便于人工智能更准确地理解创作者的

意图和需求。例如，当创作者希望生成一篇

关于宇宙探索的科普文章时，可以设计包含

“黑洞”“暗物质”“星际旅行”等关键词的提

示词，引导人工智能生成与这些概念相关的

科普内容。此外，创作者还可以通过提供特

定的风格、语气或结构要求，进一步细化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使其更符合特定的科普

作品定位。

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

能的迭代学习功能，不断优化“提示词”的

设计。通过反复试验和调整，创作者可以找

到最合适的提示词组合，从而引导人工智能

生成更高质量的科普内容。例如，如果初步

生成的内容未能准确反映预期的科普主题，

创作者可以对提示词进行微调，增加或替换

某些关键词，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此外，人工智能在科普创作中的应用不

仅限于文本内容的生成。通过与多媒体技术

的结合，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创作者制作出

包含丰富视觉元素的科普作品。例如，利用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或视频片段，可以直观

展示科学概念或实验过程，为读者提供更加

生动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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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审核：全天候把关工具

在科普内容审核方面，人工智能以其速

度快、效率高的优势，作为全天候把关工具

发挥重要作用。

利 用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计 算 机 视 觉、 深

度学习等技术，人工智能对科普作品中的文

本、语音、画面等进行片段摘取，并依据人

工智能算法规则进行识别，筛选科普内容中

的谣言与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以维护科

普作品的科学性、权威性等。这一过程的关

键是由人建立审核标准，制定识别、过滤敏

感词汇的算法。相关技术在一些领域的应用

已经比较成熟，比如，航空航天领域向外发

布相关科普信息时，可以使用基于 OCR 识别、

自 然 语 言 处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等智能技术的保密审核大模型，按照

敏感词识别、上下文内容分析、风险评估等

步骤，提高涉密信息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22]；

福建省档案馆研发建设了“基于数字档案的

人工智能档案开放审核系统”，使得开放审核

工作效率提升 3 倍以上 [23]。

腾讯已经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微信公众号

内容的审核，字节跳动也开发了针对短视频、

直播内容的人工智能审核系统。相应地，微

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已利用人工智能开展

科普内容的审核，通过加载智能检测与过滤

系统，进行自动化审查 [24]。有美国版知乎之

称的“Quora”知识信息传播平台，也通过

130 万个问题组成的训练标签数据集，训练人

工智能识别虚假信息和其他信息 [25]。

2.1.3 传播：场景搭建和定位工具

在科普内容传播方面，人工智能以其高

效、精准的优势，作为场景搭建工具和定位

工具发挥重要作用。

在科普服务开展过程中，科普人员可利

用人工智能构建一个可交互、可感知、虚实

结合的物理空间，在该空间内打造特定场景，

使传统的科普内容更加形象生动，增强科普

服务效果。比如，利用 AR、VR 等可穿戴智

能设备，提升科普受众参与科普服务的沉浸

感，利用虚拟数字人，增强科普受众参与科

普服务的互动性。2021 年 4 月 24 日，中国火

星探测工程联合百度发布了全球首辆火星车

数字人“祝融号”，其在多个场景担任虚拟主

持，为公众生动、直观地普及火星探测知识。

人工智能作为定位工具也在科普内容传

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科普受众可以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智能搜索，准确检索和定

位所需的科普内容。另一方面，科普人员可

以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人们搜索、浏览的信

息，发掘公众的个性化喜好，进而为人们定

制专属的科普内容，向公众开展更为精准的

科普服务。在此过程中，人们利用人工智能，

打破原有的信息传递壁垒，汇聚多模态的科

普内容，构建集云端、互联网、移动终端于

一体的智能传播矩阵，实现全媒体传播，满

足人类高品质、沉浸式、交互式的科普需求，

提升科普服务质量。

2.1.4 评价：数据收集和处理工具

在科普效果评价方面，人工智能以其科学、

立体、多元、精准等优势，作为数据收集、分

析和结果可视化呈现工具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评价人员可借助视频监控、人脸

情绪识别、行为预测、可穿戴设备、网评网

阅、物联感知等技术，依托数据采集平台和

智能机器的自动记录，全过程、全方位、多

层次采集各项数据，实现全周期用户科普服

务满意度追踪，为科普效果评价的准确性提

供最坚实的基础。然后，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专家系统、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等

技术，评价人员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构建

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建立

更为科学的评价模型，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多

模态诊断和深度挖掘分析。最后，评价人员

2024，19（5）：05-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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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助智能技术对评价数据分析处理结果进

行可视化的智能呈现 [26]。

目前，教学领域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

效果评价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案例。比如，北

京师范大学利用人工智能开展课堂教学效果

评价，开发了创新“AI+”课堂教学智能评测

工具，通过整合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

集成学习和统计建模等多种人工智能与数据

分析技术，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课堂教学过程

化智能评测系统，实时监测、跟踪和分析教

师和学生的行为、专注度、情绪、视线、活

跃度等，并能回顾整个教学过程，进而精准

评价教学效果。

在科普创作的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将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审核、传播和评

价等环节的辅助作用将更加显著。创作者需

要不断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以充分利

用其在科普创作中的潜力，推动科普服务的

革新。

2.2 人工智能工具赋能科普服务的优势

2.2.1 人机协同提高科普服务效率和质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科普服

务的助手，在科普人员的引导下，可最大化

提升科普创作、审核、传播和评价等科普服

务各环节的效率。

在科普创作过程中，科普创作者与人工

智能组成共同体，科普创作者负责思考主要

观点，作出决策，指导人工智能形成成熟文

本的科普创作模式正在形成 [27]，大大简化了

科普内容生成的过程。比如，ChatGPT 等通

用大模型也能帮助科普创作者搜集素材、总

结提炼文本，加快科普创作步伐。科普中国

与科大讯飞联合开发专门的科普认知大模

型“AI 小科”，其不仅包含“科普问答”模

块，还是科普创作助手，包含“科普文章创

作”“短视频脚本创作”“文案大师”模块，

有效提升科普创作效率。

在科普审核过程中，由科普人员预先建

立好的关键词“黑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建

立审查标准后，人工智能就能自动进行科普

内容审核，仅需少量人工进行干预，大大节

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此外，前文提到的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精准化科普资源传播和全

方位科普评价数据采集，也是人机协同提高

科普服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2.2.2 系统整合提升科普服务广度和精度

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可以深度挖掘各类

科普资源、人员以及科普需求等信息，对其

进行系统有效的整合，从而提升科普服务的

精准、有效供给水平。

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多模态

科普资源整合。随着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

视觉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汇聚

各类文本、音频、视频等形式的优质科普资

源，帮助搭建智能化的数字科普资源汇聚平

台。由于基本不受时空限制，数字科普资源

汇聚平台将推动优质均衡的科普资源更好地

触及公众，有效解决科普服务不均衡的问题，

弥合科普资源在分配等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性，

使得科普资源下沉更加有力，科普资源传递

的广度和均等性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科普

资源供求信息整合，推动科普资源与需求精

准对接。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科普行为数据

进行分析与挖掘，比如用户的浏览行为、兴

趣、偏好等，汇聚科普需求，帮助制定个性

化科普资源分发策略，主动配置科普资源，

驱动科普资源精准触达。

2.2.3 非干预性提升科普服务科学性

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科普人员可以开展非

干 预 性 研 究（Non Interventional Study，NIS），

全方位获取各类科普服务数据，提升科普服务

的科学性。非干预性研究是指在不改变研究

技术工具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科普服务：创新、风险与对策 <<< 王    挺    邵华胜    王丽慧 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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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自然状况或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细致观

察、详尽记录、综合分析来探索和解析问题，

以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为主要特征，

从而避免因外部干预而导致的偏差或误导，

具有客观性、灵活性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

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非干预性研究通

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回顾性研究，指从数据

库中抽取需要的以往数据进行分析；另一类

是前瞻性研究，指选取特定的对象，然后跟

踪记录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如前文所述，科普人员利用人工智能进

行科普内容审核、精准传播和评价时所依靠

的都是固定算法，以及在对象处于自然状态

时依托数据采集平台和智能机器的自动记录

进行的数据搜集，有力避免了人为的主观干

预。比如开展科普服务效果评价研究，科普

人员可以从人工智能采集的数据库中抽取研

究对象的以往数据进行回顾性研究，也可以

借助人工智能专门追踪某一对象开展前瞻性

研究，避免人员过多参与造成的影响，大幅

提升了科普评价的科学性。

3 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于科普服务的风险与
对策

3.1 风险

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推动科普服务革新的

同时，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其风险也随之而

至，主要表现在人类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依赖、

崇拜和滥用等方面。

3.1.1 工具依赖冲击科普人员的权威性和主体性

人类对工具的依赖，从工具被创造出来

时就已显现。在人机协同开展科普服务的过

程中，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对人工智能形成依

赖。从科普人员角度来看，广泛使用人工智

能进行科普创作、审核、传播或评价时，算

法会尽可能地将一切程序化，包括程序化的

选择、程序化的决策、程序化的信息反馈等。

在这种情况下，科普人员也会变成固定程序

上的某一环节，久而久之，其能力将面临固

化甚至退化。从公众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基

于其庞大的数据库、精细复杂的算法，可以

直接为公众提供准确而详细的科普信息。公

众经过一次次检验，很容易建立起对人工智

能的信任。

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科

普人员能力的固化甚至退化，公众对人工智

能的信任也将不断提高，直至超过对人类的

信任。至此，科普人员的权威性将受到严峻

的挑战，开展科普服务的主动权也将丧失。

他们将被技术理性所俘获和规训，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技术理性视为自然规律，逐步沦为

技术的“附庸”[28]。正如厄休拉·M. 富兰克

林（Ursula M. Franklin）在《技术的真相》中

所强调的，基于规范性技术的重塑极大地释

放了生产力，提高了效率，但代价在于，劳

动者因此失去了更多自主权 [29]。

3.1.2 技术崇拜和滥用侵蚀科普服务的根基

当前，有不少人是人工智能的崇拜者，

认为技术是万能的。他们痴迷于人工智能的

智慧、全面、高效，将人工智能视为科普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动力。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人们对技术的崇拜是一种重要的技术

心理反应现象，其实质是把技术理想化、绝

对化或神圣化 [28]。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

丰富科普内容传播方式、推动科普资源公平

普惠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使得不少

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技术的支持者，陷入

“技术万能论”的泥沼，各地智能化科普基础

设施也纷纷开建，但由于人工智能的更新迭

代速度越来越快，科普人员不得不反复学习

操作不同的智能设备，成为技术更新迭代的

“俘虏”和被资本“围猎”的对象，很容易忽

略科普服务“以人为中心”的根本。

此外，基于人工智能而开发的“深度造

2024，19（5）：05-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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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deep fake）技术，可能冲击科普内容科

学性的根基。“深度造假”通常是指利用人工

智能把一个人的脸部轮廓和表情放置在其他

任何一个人的脸上，同时对声音进行逼真处

理，制造出看似逼真但实为合成的视频，用

以躲避识别、混淆视听，达到虚假宣传的目

的 [30]。如此一来，科普内容造假的难度就大

大降低，加之人工智能在生产科普内容时本

就极易出现“幻觉”，形成似是而非的科普作

品，如果人工智能工具被无节制地使用，将

助长“以科普为名，行伪科普之实”的现象，

动摇科普服务的根基。

3.1.3 技术理性不利于加强科普服务价值引领

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行为追求以

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能对事物进行

定量化的解释，具备极强的精确性和针对性

等特征 [31]。但它只关注目的是否达到，而不

关注达到目的的手段和结果，容易引发不良

后果，使得本末倒置。科普的技术化也将不

可避免地增强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科普人

员也会倾向于将科普服务当作流水线式的技

术操作过程。人机互动的增强也必然导致人

与人之间互动的缺失，使得科普这项充满温

情的事业变得冰冷起来，从而缺失应当具备

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然而，作为一种以

“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的事业，新

时代科普更加强调价值引领。

此外，尽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科

普内容生动形象地传递给公众，但这仅仅是

一种短暂、单向、孤立的展示，公众所汲取

的仍是确定的知识，缺乏人与人之间在交流

过程中的思维碰撞，难以提升自身知识迁移、

举一反三的能力，不利于公众科学思维的提

升和对科学方法的掌握。

3.2 对策

人工智能应用于科普服务中产生风险，究

其原因，是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异化，即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

中指出的“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32]

的异化现象。对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人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增强科普人员的科普能力，

建立相关规范，赋予人工智能技术价值理性

内涵。

3.2.1 增强科普人员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和使用

能力

对人工智能依赖的本质是人在人工智能

面前主体地位的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能

力固化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发展。因此，

破解在科普服务中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关键

在于增强科普人员的科普能力。

一方面，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培训，加

深科普人员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科普人员需

紧跟科技前沿，了解人工智能发展动态，正

确认识人工智能的劳动工具属性，牢固树立

“人是科普服务主导者”的理念。虽然人工智

能可以在科普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

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包办一切，科普人员

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操控人工智能的角色，应

有意识地主动降低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另一

方面，增强科普人员对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力。

在科普人员对人工智能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充分调动科普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结合人工

智能在图文生成、场景展现等方面的优势，

丰富科普服务的形式，在保障科普服务权威

性的同时，增强其趣味性、受众可接受性等，

以此争取公众对科普人员开展科普服务的信

任，降低公众在科普服务过程中仅对人工智

能的依赖。

3.2.2 规范人工智能在科普服务中的应用边界

要避免人工智能在科普服务中的盲目使

用和滥用，使其使用处于可控状态，我们需

加强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明确人工智

能在科普服务中的应用边界。2022 年 3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技术工具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科普服务：创新、风险与对策 <<< 王    挺    邵华胜    王丽慧 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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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不断

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33]，为我们规范人

工智能在科普服务中的应用提供了基本原则。

一是严守人工智能在科普服务应用中的

底线。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划清技术和

社会的发展界限，尊重自然规律，构建以智

能技术为核心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关系。严守“科技向善”宗旨，以“科普之

善”叠加“科技之善”，确保在科普服务中使

用的智能技术以促进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目的。

二是使用可解释的人工智能。2019 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

人工智能》中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应不断提

升可解释性 [34]。在科普服务中，科普人员也

应遵循使用“可解释的智能技术”这一原则，

针对深度学习算法中的特征重要性、敏感性

分析等原则，制定可视化解释器来实现算法

透明，从而安心使用智能技术。

三是依据有关规定建立科普伦理审查机

制和科普内容造假的惩罚机制。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规政策体系，建立人工智能科普伦理

审查机制，包括审查流程、审查标准以及违

规处理措施等方面内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利

用人工智能进行科普内容造假的惩罚机制，

明确开展科普内容造假的创作、传播等工作

的惩罚标准，规范个人和平台的科普服务行

为。加大对利用人工智能伪造科普内容的处

罚力度，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以及加

强国际间科普法规交流合作，以应对跨国科

普造假行为等。

3.2.3 在技术理性之上赋予价值理性内涵

科普本是一项充满人文关怀的实践过程，

无论是传递知识还是传播科学精神、思想和

方法。如果人工智能将科普服务规制成了流

水线式的操作过程，追求极致的低成本与高

效率，那么科普应具有的对人的尊重、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属性将受到强烈冲击。

对此，我们需要在技术理性之上，赋予人工

智能在科普服务应用中的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起源于对技术理性追求效率而

无视价值和公平的反思和批评，强调人是任

何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技术仅仅是行为手

段。人工智能应用于科普服务时，要强调人

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与科普的价值属性相匹配，

二者可以通过统合、共生实现协同作用，促

进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科普服务迈向高质

量发展需要实现科普服务的技术化，而高质

量发展需要技术的人性化，科普服务的技术

化和技术的人性化相统一，才能实现科普服

务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坚守科普的初心和使命。无论人

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在科普服务中发挥多

么重要的作用，科普都应以服务人的全面发

展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提升公众科学素质，

增强公众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

力，展现科普的意义和价值。应避免以技术

理性为中心，将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参与公

共事务变为固定的程序。

其次，禁止虚构技术神话。人工智能在

科普服务中的应用，短时间内确实大幅提升

了科普服务的效能，但由此产生了一些极端

言论，比如“以后就不需要由人员开展科普

了，大家有问题直接问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

以了”。应大力抵制这种言论，引导大家回归

理性。这种言论不仅无益于科普“价值理性”

倡导者对人工智能的接纳，反而可能导致他

们对人工智能更为坚决的反对与抵制。某些

科普活动过于注重技术展示而忽视公众实际

科学素质提升的需求，导致公众参与后无法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应提出如何在

科普项目设计与实施中始终围绕服务人的全

面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的具体措施，如开展需

求调研、效果评估反馈等环节的优化策略。

2024，19（5）：05-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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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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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坚强而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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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mpetency of Civil Servants：Conceptu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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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competency of civil servants serves as the microfoundation for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Building up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competence-related concepts，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civil servants’digital competency. It is conceptualized as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of civil servants to implement digital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within the 
digital government context. Its essential attribute emerges as a psycho-behavioral complex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ublic values，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lassic competency models，this study develops a digital competency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ivil servants，encompassing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mpetencies. The framework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digital spirit，digital qualities，digital professional skills，and digital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capacity，which can be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15 specific elements. 
Ultimately，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competen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ivil 
servants based on the proposed analytical framework.
Keywords：digital competency；civil servants；digital government；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ubl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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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riving an unprecedented revolution in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Serving as a tool for inspiration，
content generation，round-the-clock monitoring，scene construction，positioning，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process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redefined the processe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reation，review，dissemination，and evaluation. It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quality，scope，accuracy，and scientific rigor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However，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ical tools also introduce risks. These include the potential undermining of the 
authority and agenc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ersonnel，the erosion of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and challenges to reinforcing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Therefore，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ersonnel in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gulate its application boundaries，and 
integrate value-driven rationality alongside technical rationality.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science popularization；technological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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